

钟国友书法篆刻展
学术研讨会发言辑录

时间：2023年3月12日下午   
地点：浙江金华
主持：戴家妙 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省书协副主席
人员：朱中原 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
徐建融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正濂 原中书协理事兼篆刻委员会副主任
赵雁君 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书法家协会主席
何涤非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蔡  毅 省书协副主席兼篆刻委员会主任、宁波市书协主席 
吕金柱 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书法系主任 
蓝跃军 金华市文联主席
卢心东 金华书画院院长
朱国强 东阳市文联主席
陈金彪 金华市书协副主席
吴文胜 金华市青年书协主席
蒋天耕 原东阳市美协主席
张玉海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许飞飞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师大书法博士

童正权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王琼瑶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跃军 浙江省书协会员
钟国友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协理事、草书委员会副主任、金华市书协副主席
等等，30余人
整理：应旦红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东阳市书协副主席


钟国友：
今天，非常高兴地向大家介绍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教授戴家妙先生。请戴老师主持我本人的书法篆刻学术研讨会。
戴家妙：
各位老师下午好。很高兴喊我来报幕。我的普通话不太好，但是今天的日子比较好，两会刚结束，就跟着我们钟国友的学术研讨会。为了这个研讨会，钟国友十来天以前就给我打电话，我觉得一定要来，但一直没法定下来。他坚持要我来，我想他肯定觉得我比较了解他。我把今天下午的学术研讨会做一个定位：兴趣职业汇成一条生命的道路。我感觉这个题目比较符合早上几个嘉宾的致辞。钟国友这么多年，我与他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原来的爱好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他的爱好比我多也比我好。我是五音不全，歌唱方面我是仰视他。但是从书法角度来讲，爱好让我们体会到很多，特别是从中体会到了快乐。我把它概括了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抱朴含真的初心”。我们的书法完全是爱好，国友兄在金融界拼搏，这些收入可能都转化为是书法的抱负。第二句话是“锲而不舍的追求”。他写字的状态、激情一直比我比我来得凶、来得猛、来得真。第三句话“不与人同的探索”。他的展览题目“逸情问草”、“金石问草”。这十来年我一直知道他是写字。后来他给我发的一个一个的草书印，让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很有特性。第四句话是“契合生命的体悟”。看了今天的作品，正像早上两位徐老师讲的，几乎每一件作品都有他的感情注重点。走了一圈，我能隐隐约约感觉他每天做这些背后的一些状态，对联也好，大字也好，包括一些小的，我能感觉他写的时候有一种情感，有生命的存在。我的四句话先概括一下，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下面各位老师的发言更加聚焦，针对钟国友先生的艺术状态解析、分析。这就是我的开场白。
下面再利用我这个主持人的权利逐个点名。在座的徐建融老师应该是最年长的，早上开幕式发言已经充满激情了。现在再请他即兴发言几句。
徐建融：
我年纪轻的时候，也是爱好学习啊。50岁之后，那我不要学习了，我知道我再学也没用。我就是不要给社会添麻烦。但是你们不怕麻烦要我来讲讲。我给钟国友行长的那篇文章是他50岁之前写的，是十几年之前写的。那时他是银行行长，没有退休，想做展览而没有做。说明他懂规矩，做人的规矩。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叫我题什么“淡泊明志”，我说不要题，我们没有资格淡泊明志，我们要“淡泊名利”。自己在社会上是什么位置，就是做什么事情。钟国友是在银行工作，银行里面这个“利”，要做得很严谨。银行里面要按规矩方法，而自己的“放肆”的心就放在书法里面。
现在书法变成“书法学”专业了，书法就能变成“工作”了。在历史上书法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专业，更没有成为学科，现在是个一级学科了。书法对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等，都不是工作，是他们的修养。但现在成为许多人的工作了嘛，对吧？出版社的书法编辑，书法家协会的书协领导。就是在大学里面，美术学院也有书法专业的老师都是工作。启功先生不是把书法作为工作，他在北师大不是教书法的老师。欧阳中石实际上也不是就教书法，他也不从事这个工作。包括陆陆维钊先生到中国美院也是教中文的，晚年才搞书法。但现在书法就是专业，从小学生就开始。实际上书法就是眉毛，眉毛在脸上有什么用呢，毫无作用，但是少不了。但现在不一样，书法成为工作了。那么钟国友就是把书法当成他的修养，主要是他的修养，不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金融。历史上所有的书法家的书法就是他的修养。这一点我们今天的书法家如果能够做到就很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的。你在部队里面再爱好书法要达到专业水平也做不到，一定要成为专业书法家，要在在书协里面、画院里面、美院里面。传统书法与现代书法一个很大的不同，传统书法应该是很大部分一个就是以日常书写作为文化背景发展成艺术性的书写。而今天书法以日常不书写的背景下的艺术书写。另外一点，书法家以前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信仰，而现在的书法家有什么？基本上都是把书法作为自己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事业。张索老师在华师大叫我去上课，我说我不上课了。现在年轻人很厉害，真不得了。我们这一代我是最惨的，不是我们不聪明，是那个时代不好。看到钟国友个人的成就，我很震撼。中国书法史王羲之一个里程碑，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到今天又是一大里程碑，这是我这个旁观者的看法。我学习了钟国友的书法，现场看一下，很震撼。他叫我过来看，我看后就是这种感受。可能讲得不对。谢谢大家。
戴家妙：
关于书法学科，我们也是去年国家教育部学科目录重新调整的。这一次的学科目录调整对书法的生态影响是最大的。但是徐老师讲到的书法不在修养，也没有日常书写，这也是确实。但是我们也还在努力，就是尽量使学生回到日常书写，其实做不到时刻写，尽量多拿毛笔就拿毛笔。这是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
下面有请上海的徐正廉老师发言。
徐正廉：
首先呢，我很同意徐建融教授讲的对今天书法的那种定位。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书法，确实到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毫无疑问，你还想延续中国书法过去的的文化特征，如“将书法作为一种书写工具”之类，它是走不下去的。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比徐教授更偏激一点。我觉得今天的书法还肩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的话，那就很难有一个平等的学术的、公平的讨论和商榷。所以我只想谈我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书法已经变成一种“绘画”，成为一种纯艺术的形式，我是同意的。今天的“书法”无非就是用书法的线条、书法的结体、书法的构成，然后在书法审美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绘画。当然它的审美标准，评价标准标准和中国绘画还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创作心态，我觉得是有相通的地方的。 
   下面谈一谈今天看了钟国友这个大展的一些体会。我和钟国友认识是2018年在丽水，有人请我去谈谈篆刻。谈完以后钟国友上来给我看看他的“习作”。我一看是大吃一惊。为什么大吃一惊呢？不是我在这儿胡乱捧，但是他给我提供的是一种我没有看见过的形式，没有看见过的风格。篆刻延续了六百多年了，一直刻到今天。现在呢，也有人用楷书印之类。当然像这样的草书入印，而且很有印章的那种审美，那种冲击力，这是我所没有看到过的。所以我当时就感觉，不管他刻得好坏，他有独创性。而独创性，在我们今天的书法和篆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觉得是比其他所有的性质都更重要的，所以非常不容易。他给我看的印章比较多，书法因为这篇幅比较大，他不可能拿到我家里来看，只是看了他的一些照片、作品集。反正他的印章我看的比较多一点。今天看了他展出的这些印章以后，同样也是很震撼，我觉得他刻得很好。确实创造了新的形式，新的模式，给我们今天的印章篆刻提供了一个启示，提供了新的希望。我不是说他这个方向已经走的非常成熟，已经刻得非常老到。在我个人看来，篆刻，顾名思义，它是用篆书作为媒介来表现的。换成草书印以后，它的审美标准、评价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某一方草书印的好坏呢？我们一般讲的什么大气磅礴啊，雄浑奔放啊，这些是他个人的风格。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标准可以来评判？我觉得比较难。我个人意见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加以注意的方面，我觉得他不是应该和传统的篆刻在审美方向上拉开距离，而且反而要和传统篆刻的那种审美方向拉近距离，在大的方向上也符合或者接近我们传统篆刻的那个审美标准。这样的话，你既给自己的这种草书印提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比较困难的发展途径，同时呢也给社会包括篆刻界，包括业内承认你的草书印章提供了一个条件。如果你只是简单地把草书挂到你的印章中去，要得到篆刻界同道的认可，恐怕比较难。所以我觉得你的草书印啊，也要有进一步地“印化”过程。而不是简单在一个方块的石面上写草书就可以了，它必须应该要有一个印化，使它成为一种印章形式的草书印。这样和中国传统的篆刻才有吻合点。它在审美标准上，好坏的评判上相对比较接近，也比较容易争论，比较容易得到篆刻界的认可。可以说钟国友在这条路上不是说走了很短，也走了一段路了，也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了，如果要走向成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传统的篆刻方面靠拢。当然我只是这样说了，到底怎么走？这是一条比较艰巨的道路，还需要钟国友比较长期地探索，这是我对他篆刻的看法。就今天场内展览的作品里面，我个人感觉，他印化做得还是比较好的，那些更像印章的、更像篆刻的草书印效果更好。
下面呢谈谈他的书法。书法，书法，怎么说呢？书法，我觉得书法就如牛排。生的是不能吃的，但是你做的太熟了，恐怕这个牛排味道也不太好。我们在这里面不是说说啊，在我们上海过去的任政先生，他用笔非常熟练，我觉得这个牛排就是做的太熟了。包括我们的沈老，我觉得牛排也过于熟了一点，功夫太到家了。因此呢，牛排要稍微生一点，它才比较有味道，有一种生猛的气息，有一种鲜血淋漓的视觉冲击，我觉得会更好一点。而这一点就在我今天所看到的钟国友先生的书法作品中非常真切地、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写得比较生。但是我很坦率的讲，我又觉得可能牛排做的太“生”了一点，好像四成熟，他如果能再加一点火候，做到六成熟的时候可能会更好。我看到过他很多印蜕，但是我很少看到他书法作品原作，因为这个太大了，到了现场看以后呢确实不一样，气魄非常宏大，冲视觉冲击力非常强。那种激越跳荡，那种震人心魄的震撼力确实是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种感受和看他的作品集是不可比拟的。这说明他的作品，在现场的那种感受跟作品集里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那种现场感觉的瞬间视觉冲击力，同时也说明他可能“熟”的程度还不够。也是四成还没有到六成。就是它不能缩小，它一到书里以后我觉得效果会差很多。在这一点上，和我们过去的传统书法相比较的话恐怕是有点逊色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传统书法写得不大，但它是在书里面的气魄就很大，那是真的不容易啊。从他今天的书法作品来看呢，我觉得值得充分肯定的是气魄雄大，气场宏大，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那种开张跌宕的、纵横捭阖的气势非常之大。但是如果你仔细体会的话，我觉得有些局部有些线条好像还差了一点，就是还经不起仔细地琢磨，仔细地推敲。就是我刚才讲的，可能牛排烧到四成时候还要加两成，火候到六成就更好。但是我也办过展览，每一个做展览的人都会有一个不自觉的贪大求全。因为办一个展览不容易，总希望把自己表现得全面一点，把自己能够擅长、能够写的书体都拿出来展一展。这既是凸显了你的长处，但是恐怕有时候也有个相应的弊端，就是把你的短处也暴露了出来。就说今天他的表现最好的最成功的就是他的狂草大草那些东西。他写的汉隶等等，有一些就有点仿效社会上的流行体，我觉得相对逊色。因此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办展览还是得进一步地扬长避短，不要太求全。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太全面，不可能我五体书都具备，是吧？往往要表现五体书都具备的时候，就把你的短处反而冒出来了。还有一些小字的册页、篆书之类，我觉得不一定要拿出来，没有必要。如果把你的那些飞扬跋扈的草书表现的更好、更成熟，当然更成功了。因此我们期待国有兄70岁以后再办一个展览那就更成功了。我胡说八道啊，谢谢大家。
戴家妙：
我们的徐老师一直是敢说真话。以前徐老师写的文章我们都读。我觉得这样的发言，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特别需要。我想国友也是有这种心思，就是我们到了五六十岁以后还是说点赞的多了以后，都是会迷糊自己。徐老师刚刚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要感谢徐正廉老师。那这样，刚才我们又有三位嘉宾到来。我们请《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助理朱中原先生发言。
朱中原：
非常高兴到浙江金华。浙江真是人才辈出，人文历史厚重，本身天然的就是一个这个书法文化、书法历史圣地。金华这个地方，人文历史，古老的建筑，像金华学派就是它的人文血脉。金华的书法在整个浙江来说也是很不错的，其中这些中青年的书家非常突出在东阳就有“东阳五子”。这东阳五子不仅仅是在浙江，就是在全国可以说是很有名气的。这五子中在座的就有三位。今天展览的钟国友先生是他们东阳五子亮相的其中的一位代表。认识钟国友是在十多年以前，我就觉得他非常有才情，他的“钟”是对于草书艺术非常钟情、他的“友”是草书对他很友好。“国友国友”，应该叫“书友”，是吧？
我觉得，一个写草书的人，如果说没有情怀，没有感情，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痴情，没有那种深情，是写不好草书的。哪怕就是你的技术再到位，你个再理性，你的笔法再完备，你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一堆复制性的东西，它不是“艺术”。但是钟国友先生呢，我对他在这一点上特别的佩服。他的书法不光是打动了这个两位徐老师，也打动了我，还有我们在座的这几位老师，是吧？我觉得仅仅从这一方面讲，钟国友先生就是一个值得我们佩服的一位艺术家。他还不仅仅是书法家，他是修养非常全面的艺术家。就像我发言也没有准备，写草书也不需要准备的，我相信钟国友先生。他在草书创作的时候，早已经是胸有成竹了。我们经常在谈，在讨论草书到底写到什么样的程度才是好的。我觉得草书，他肯定有草书的法度，草书的标准，古人早就已经说过了。这些标准和法度，再过一千年，再过一万年，它都是相对固定的，都是相对不会变化的。但是具体到每个人他就会各有侧重。所以我说草书没有标准答案，写到自己最佳的状态，它就是好的东西。当然我们这个这个世界是多元化的，不能以此来否定彼。钟国友的草书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十年以前看钟国友的草书和十年后的今天看他的草书，或者正如刚才徐正廉先生说的，再过十年以后，到国友70岁的时候，再看他的草书，肯定是不一样。他的草书，他对草书的理解，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在钟国友身上，不仅是才华横溢，而且是才华“纵”溢！具体到他的作品来讲。我觉得在展厅里面看作品，和在印刷品上看作品，和在那个册子上看作品，和在电脑上看作品还真是两回事，两种感觉，尤其是写大字草书。书写大字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看作品尽量地要看原作，尤其是看大的作品。大作品一定要看原作那种气势。只有看原作才能够看得出来作者的那种气势。印刷品，只能看个大概的印象。我看古人的作品，尤其是看清代的那个大字对联，写碑的那个对联。他写再大的字，把它印到册子上以后，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很小气的东西。但是你看原作，你在原作的那种环境下来看，就不一样。就像我们进入古希腊的神庙里面看那种大殿的气势，那种壮美，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我看钟国友先生的草书啊，就是带有一种壮美的特调。这是我的很意外的一个感受。钟国友草书的路子以明清大草作为基础，像徐渭之类，但是他并不是在明清草书上面打转的，有很多东西是把这个汉代的简牍草书，还有章草融入明清大草里面了。他把这个简牍草书拓而为大，他是以明清大草的方式，以明清大草的笔法来写汉代的简牍草书，他是把两者结合起来了。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大字草书里面不完全是当下流行的明清调。他是由明清然后上溯到汉代。草书要高古，还得要上溯到魏晋，再由魏晋上溯到汉代。因为汉代末年的草书形态是多种多样，有几十种之多，而它的那种艺术的想象力，那种艺术的张力，对于艺术的这种情怀，它有独特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有后来的草书家有所不及的地方。我不是说这是最高的艺术，艺术没有最高最低之分，但是它有它后面所不可及处。而钟国友先生虽然是写大草，但是它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大草的一种简单的照搬上。如果说你写徐渭就像徐渭，写黄庭坚就像黄庭坚，写王铎就像王铎，写唐人就像唐人，写张旭像张旭，写王羲之就像王羲之，当然可能你的技术非常精到，对笔法的理解也非常到位，但是总感觉是缺少东西。我觉得要写出那种高古的情怀，写出那种高古的意境，我觉得还得要在明清的基础上往上溯，还得在汉代寻求资源。我甚至在钟国友的作品里面看到把一些隶书的用笔融入到了草书里边去。当然他要把隶书融入到草书里边，他的探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有这个意识，以隶入草，以章入草，以简帛书入草。他今天展览有一件作品，就是那个隶书的大对联，我觉得很精彩。为什么比其它的那几件隶书对联要好？其它的那几个隶书对联，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还有点当下的时风。可能你也是有意的，其实你并不是想去跟时风，但是可能有时候想，搞展览有时候也要有意的搞几件。但是你那件隶书对联，我觉得写出了气势，写出了你对于简帛书的理解。至少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说跟当下的一些专门写简帛书，或者是刻意地以简帛书的那种方式来写的那种，我觉得拉开了距离，面貌上是不一样的。简帛书法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应该说取法简帛、取法简牍已经成为当代书法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市场，是吧？当然钟国友先生也不例外，他抓住了这个有利的大的这个时代的语境，及时地把简帛书融入到了创作里面去。但是今天的简帛书创作，虽然他们吸收的东西很快，也很容易形成一种“施工”。就是写简帛书太像简帛书，甚至在章法上面，在用笔上面，大家都是在刻意地去模仿。我觉得就是陷入了另外一种误区。但是这种尝试是很好的。钟国友把简帛书能够巧妙地融入到他的那个草书里面去，又能摆脱对于简帛书的简单复制，他已经有这个意识，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另外还有钟国友的篆刻。我对篆刻是绝对的外行。但是我指的是作为一个新尝试需要肯定。古人的篆刻创作主要是以篆书入印。而钟国友以草书入印。他以“草书篆”这样一种创作的思路，我觉得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当代印坛开了一个新风。以草书入印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当代的印坛还是比较少见的。草书入印怎么样才能够把篆刻的那种美学的思想、美学的张力表现得恰到好处，这个是需要花功夫的。我觉得钟国友先生以一个“业余”的身份来做“专业”的事情，能够做到这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我看了一下他的篆刻，那一批篆刻，还有边款。他那边款的文字非常具有文学性，而且是写他自己的东西。比方说写那个“六十有痕”啊，还有那个外孙女的事儿啊，就是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然后他这种草书印呢，看起来还不是那种特别的生硬。给人感觉很自然，它具有一种书写性。既具有书写性，又具有这种精采的刀痕，他把两者融合得很好，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然了，如果要说还有可以改进提升的地方，就是刚才徐老师已经提出来了。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写草书，刚才说了要有激情。你像我这样的个性我就我就写不了草书，更写不了大草，只有写写那个小东西。写草书你既要有激情又要有格局，要有那种喷薄的情怀。像我这种格局比较小的，我们可能我还写不好，我只能写写那种日常性的那种手札。我也想写大字，我也喜欢看大字，但是说实话，大字我也写不好，倒不是说小字我就写的好，我也写不好。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写什么样的东西。钟国友先生的大字比小字精彩，他的小字当然也很文气，也有书卷气。但是总体的格局不如大字，大字是它的强项。但是有些作品可能在章法上面，在笔法上面可能稍微的过头了一点点，可能还有不足的。实话实说，有些稍微的粗糙了一点点。另外他的唱歌，他的男高音很有水平，他将音乐入书，把书法和音乐结合起来。那么书法本身就是无声的音乐，尤其是草书它的节奏和韵律都可以像音乐一样表现得很好。所以一个能够唱男高音的艺术家，他没有理由写不好草书。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我其实在我的文章里面可能或多或少的也有。但是那个文章是十年以前的东西，要看现在的东西。
徐正廉：
我和钟国友有个观点比较冲突，今天有这个机会就要讲一下。我觉得他太相信苏东坡“无意于佳乃佳”。他跟我说过想着什么就跟过去，我跟他恰恰相反。我刚才讲了书法在今天已经类似一种特殊的绘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设计的意识在前面，尤其是草书。草书那种大小、轻重、正斜、方圆等等一切矛盾的生成、破解，如果没有一个整体上的设计意识的话，很难驾驭，很难把握。我不是说钟国友驾驭得不好，把握得不好，但是我说如果他有个比较完整的设计意识的话，他会写的更好。这是我不同的看法。今天有书协领导在这里，可能很反对这个观点。但是在我个人看来，你随心随意地写一张肯定没有写100张挑一张好。“无意于佳乃佳”是有的，但是概率非常低，那肯定是写100张里面挑一张好，是吧？我这个可能是左道旁门，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大草书要有设计的意识，倒不是一定要“画草图”。其实我看当下写得比较好的胡抗美先生啊，刘洪彪先生啊，其实都是有设计意识的。疏密、大小、轻重设计意识其实很浓厚的，高明在于你看不出来。
戴家妙：
“东阳五子”（注：卢甫圣、包中庆、蒋天耕、钟国友、陈金彪）有三个来了。卢甫圣在上海。包中庆在海南，本来也要来的。在现在信息化时代很难看到这样一个群体，钟国友是一个代表。在他的书法里其实还能看到“五子”的那个特色。钟国友是慢慢有点突出来了。
下面请何涤非先生发言。
何涤非：
首先表示祝贺。上午开幕式上很多领导专家都讲了，说了很多好话。当然首先肯定是好的。我们今天也是来学习的，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个展了。就是从操作的角度对我本人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还是想用三个“自”来表示自己的看法：从自信、自觉到自我。但当下的书坛不缺自信的人。但是这个自信也要有前提。你首先要对这个世界的热爱，那种热情，特别是激情，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我在省书协工作已经有16年了。浙江省有这么大一个群体，我们光中国书协会员就有将近1200人。可是当下到底有多少作者像我们钟国友先生啊？60年代的人到底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一种激情，有这样的一份热爱，继续在不断地探索在创作？所以我说自信首先要有这样的一种激情。还有的确要有才情，这个方面大家今天早上都领略到了，我们的钟老师音乐也好，体育也好，再加上他的书法篆刻。这就是古人讲的“通感”，有通感的人就是有才气的人。有些书法家同时也会画画，但他们自己感觉都不协调，我认为就是通感还是不够。但钟国友就有通感，他完全是把自己的信心、心情跟他的笔下的创作，They go on with it。所以他有这份自信是有前提的。第二个呢还要自觉，这个自觉我的理解就是他的思考与实践。为什么当下同质化现象这么严重，特别是草书。在全国也好，我们省也好，很多作品挂在一起，如果把名字盖掉，感觉就是一个人写的。而钟国友先生几十年下来，他始终排除种种干扰，一直在自己这条道路上尝试着、摸索着，一个是思考着，一个就是经历着。他平时也发给我看他的篆刻。我一看，我马上想到了，我说你这个好好弄。我们前面有两个人，第一个是余任天，他是隶书入印，后来的孙正和，他是楷书入印。第三人接下去就是我们钟国友的草书入印。虽然这种书体它的局限性的确很大，但是不妨可以走出一条路。我们现场见到的还是很有搞头的。第三个呢，我觉得自我是很重要的。好像曾经有一个人说过这句话，。说一部书法史就是一个风格史。这个风格就在你的字里面。其实我们浙江从外界来看，好像还是比较传统，比较保守，但是从历史上你去看，去梳理一下，哪一个是最创新的人物？每个时期都有。从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特别到清代、民国有多少大家都在做这个创新，大部分都是在浙江。我觉得今天国友先生他就是一个能够体现自我，能够按照自己的追求走下去，是当下我们书法界更值得学习的。
另外一个呢，前面我们中原先生也讲到了，现在我们都要什么自作诗，自作文啊，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下书法所缺失的，脱离了文学的本质，肯定会走得越来越单薄，或者是走得会越来越困难。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学习的。这是看了这个展览以后的一个体会。另外，在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徐老师讲的，好像跟做牛排一样，的确是这样的。特别是草书很多时候就是对这个度的把握，这个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完善自我。我就讲这些，不当或错误，请批评。
戴家妙:
自信、自觉、自我，这个非常好。下面有请蔡毅先生。
蔡  毅：
跟钟国友认识十来年了，这十来年正是他投入到草书印这个阶段。这期间他的产量也很高。有时候一天会收到他的好几方印章，从刚开始到后来越来越精彩。相当于我是第一个感受到他这种激情，这种快感、幸福感。这次展览准备的时候我们就频繁交流，交流最多的是篆刻。后来他专程去宁波给我看他的印章。我们详细地探讨怎么样去制作印谱。最后他一定要让我来帮他做这个印谱。所以这个印谱实际上也是我们两个人共同策划设计的。当下做印谱特别热，每个人会刻的都有作品集出来，说真话一些作品集我基本上都看不上，好的不多。有的过分的讲究装帧技术或者摄影的技术，里面的东西也就这么回事。我更注重的是内容。国友这本《阔堂朱迹》想法非常好。比如说第一部分就是一些亲情的内容，以后几个部分按他自己的人生经历来分类。而且每部分安排一篇文章。我也考虑过是不是搞个十六开大小差不多了。但是国友还是要大手笔，用了一个八开。我后来一看确实是八开的好，因为国友的印章大的很多。大印放在十六开的书上，可能没办法装下它的那个气势。而且每一个章节里面还有分类，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拿到书以后我自己也感觉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尤其这个印章的颜色什么都非常好。我们评国友的印更多的还是一种心情。这种心情和我的心情比较兼容，我们都是很有激情的人。但是正如刚才徐老师讲的，其实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他的印章更多的是一种激情的东西。草书入印写到石头上面很快的直接就把它刻出来，就少了一点“篆刻”的味道。就会少了一点设计的东西。但是我们从国友的印章里面还是能感觉得到，传统篆刻，比如说这个字法、章法、刀法这种感觉还是有的。我讲他这个字法，当然因为本身就是草书入印，不是其他的篆刻都是以篆书为主。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就是相对的比较灵活的布局。其实国友他这个印章里面他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文字的选择也好，字法也好，状态也好，刀法也好。刀法刚开始的时候很激情的，但是字法里面他的草书其实跟玺印文字有点类同的，就是它可以变通，它可以“生”，可以“雅”点，可以挤的密一点，可以松的开一点。就这一点他这个草书里面有我们小篆达不到的东西，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随意发挥。再加上他本身是很有激情的，那么他的章法其实也很讲究的。你去看这个展览里面的印章，比如说“庐山烟雨浙江潮”，这种印里面他还是见到他的深度。布白，就是他这个大块的留红，都有很自由的开合，他还是有这种感觉的。你看他那个朱文印，也能感觉到那种密不透风、宽可走马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其实也在讲究方法。说到刀法，古人也讲了，刀法其实到最后刻印的人一直以来说刻印就“刀无定法”，你想怎么刻，只要你刻得好，表现得出来都可以。从国友的印里面，你看他的刀法，其实他各种刀法都有。有冲有切，甚至大印里面凿的都有。最终他还是在走传统的。只是再加一点设计的东西，印面可能会更好。我收到他的印章很多，但是他每次展览的时候拿出来的又不是那么回事。他在给我发印章的时候，我都把它保留下来哪方印刻得好，他时常有精彩的印章出来。可能有一些甚至自己都磨掉了，有的可能送给别人了，其实好的印章也是很多的。我是希望他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如果把那些感觉好的，就是带一点设计的效果的印章能保留下来，更加让那些篆刻人接受。但是钟国友这种创新的精神，在我们整个浙江很是难得。包括我们现在新昌的何国门，这种探索精神的篆刻家还是很多的，我希望国友兄在以后的创作中能够刻得更好。谢谢。
戴家妙：
我也在家乡办过个展，跟外面办个展不太一样，办个展会带有一些亲情在里面。钟国友篆刻集里人生经历的很多，就这个编排就能看到他的情怀。到了人生某一阶段，这个亲情也是照顾了一些，也能看出钟国友情怀真挚的东西。
下面隆重邀请赵雁君主席。
赵雁君：
我要讲的重要的上午都讲了。确实很高兴。我个人与钟国友工作上有感情，个人之间有感情。我们同一辈的都是80年代起步，90年代成名的这些人。浙江对推出名家培养大师方面相当重视。浙江书法要能成为“名家”的人，只能是在60年代人当中来备选。尽管四五十岁的人在全国性展览的角度成就很高，但是离“名家”还有一定的距离。我比钟国友要大一岁，我已经变老前辈了，你还称不上，你六十岁，我六十二了。六十二已经跨老年人这里去了，老前辈了，对吧。我是这样理解的。这样我对我的自信心便高起来了。我说“名家孵化”，名家孵化这个题目不好，孵化孵化出来的是个什么蛋？是个鸭蛋，鹅蛋，鸡蛋还是个鸽子蛋。我说推出名家计划就好了。上一届开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作为行业的组长，各个协会的具体我都不参与。小孩子还是“新峰计划”，45岁以下的，结果成绩很好。我们名家必须得要有具体的个性。说实话，我们60年代的至少还在写字的人都有个性，一定要还在写。只要还能够在写字的人。现在参加中国书协展览的作者群都是45岁左右以下的人。这些人叫他有个性不可能。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60年代、70年代的人不写了。70年代的原来还积极，现在有一点点不积极起来。我们浙江有中国美院，有浙江大学，他们必须得为职称努力。不管你有名没有名，你这个教授都要考出来吧，让他写出来吧，要靠专业来信服学生吧。但是我们社会上的书法家就不一样了。像钟国友就难能可贵，生活条件这么好，他无利可图，无名可图，但是他就是热爱，我就是要书法，是“我的太阳”，就是你把书法当太阳啊。确实是这么一回事情。还是回到刚才话题上，现在我觉得最焦虑的，浙江除了高教团队的一些书法家之外，我都搞不清楚他们现在写不写，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希望调研一个多月，搞清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人的情况。钟国友我知道的，有交往，这些年他对书法的创作活动还是经常保证在交流的。对他我特别喜欢，但我对其他人呢，我根本不了解。比方我举个例。70年代就是你们一个金华的，应该是70年代里获奖成绩很好的一个人。现在没有怎么写，他现在不行。结果我们这次“百家”征稿，他投稿了，下去了。我们一定得要考虑这个人的一切已经取得的成就，但是他以前的成就不代表当下的创作状态。所以我们这次要构建起来。这个月到下个月的中旬，所有70年的80年的中国书协会员要召开座谈会。座谈会的时候我要了解这些人的什么现状。我们主要是给各个地方的人有后劲。中国有句话叫“勇猛精进”。
作为浙江书协掌门人，我对钟国友，对浙江书协工作的价值在于引导作用，启发作用，警示作用，这个才是我的工作。从个人来看，钟国友确实是艺术上的知音，经过交往，见面不多，每年一两次。我唱歌不喜欢也不会唱，但是我喜欢听他唱歌。刚在包括徐老师给他的评价就是非常真诚，非常地客观，对他是一种鼓励。你说我要高兴，我非常高兴的来，你说我看到作品的展览，我不激动。钟国友可以说是写意，我个人创作的行为模式也是写意。我真正激动的是看你的作品集，因为我要了解你，你在写什么东西。我们30年了，从92年开始的对吧？你们的“十八青年展”开始到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当然越来越有激情，你的本身想法越来越好，这是统一的。我真正是对你的一种敬畏。国友这种楷书、小行书、小章草，都与你的大草一样有高度。说到激情，激情这个事情，并不是任意张扬的。书法必定得有度。你法度都没有谈何有意无意啊。那么你这个性张扬的时候，你就得要有个度，这个度怎么把握呢？就是要注意小细节。徐老师已经点出来了。我再具体一点，你对于具体笔画不要太夸张，你这种夸张我都经历过，我都表达过。太张扬，不古雅，所以我们就要彰显个性的时候，不要背弃古雅。包括钟国友，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我们有一句口号叫“永不离古”，但是绝不泥古。古是离不开的，离开古你这个审美的定位就没有了。我这两天为了中书协，行书委员会，草书委员会，绍兴兰亭书法节的一个临摹。临摹王羲之那个字，先要临摹的一张照片，然后要写一篇题跋，要考你文化的。这个你写一张够吗？将近有五六十张了！一个字写不好就写不下去了。写不下去了。后来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觉得钟国友接下去的任务就是面对你很多的问题。要自我，但是自我不是固执，请注意你固执的你自以为是的话永远出不来。所以说作为艺术家在风格完善的过程当中，最难的难处认识自我。任何事情自己的认识不到位的，要从旁观的眼光来看，你如果能够有包容性，有辨识度、认识度的话，你能够接受，那你就有可能进步。
那么怎么提升？对我们这批人来讲是完善风格，不是改变风格。一定要注意度的问题，大部分的你在结构上过于张扬。我刚才也提到你了，你的枯笔太多，要润的多一点，有些比较粗糙，速度快的话一定粗糙。所以要协调，要再凝练一点，再滋润一点。我最不喜欢太快了。慢慢地下来，这可能会体现出你的厚度。这个是我的创作经验。最大的好处在于勤于思考。当然你这次的主题是因为一个甲子。我希望你第二个甲子的时候，120岁的时候你还能办，我也能看得到。是有可能的，我很自信的。要强调你的个性，你的共识度、认可度。我们作为60年代的人，在这一个点上，要加强思考，这是我的一点经验可以给你分享。
吕金柱：
前面几位老师都说得非常好，差不多基本上都说完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我跟钟国友认识时间比较长，三四十年都有了，朋友久了也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好话也说不来了，坏话好像也没有。他在金华，我们经常在一起。那个时候也不多谈他的书法，谈文说艺的好像也不多的，有更多的时间是去唱歌。他喜欢唱歌，从部队一路唱到了银行，我也挺佩服他，他唱得很好，声情并茂，有激情。但我总觉得他还缺少点韵律，吐字呢，多少带点东阳的味道。没想到啊，后来他就拜浙师大的一个声乐老师学习美声唱法。又后来听说又拜在戴玉强的门下。这个真是不得了，真正的步入了专业的轨道。我所在中国美院的继续教育学院，大量来进修的都是来自于社会上的一些书法爱好者。经常会因为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问题。怎么样步入专业领域当中。我个人读大学的时候也是，好像二年级的时候正好启功先生到杭州，给我们上课。启功先生他也提到了这个专业问题。他说到山东有个老先生写了满满一屋子《张迁碑》，他不舍得扔掉。那时候我们还年小，也听不懂老先生说这个事儿是指向什么。后来在工作当中会对这个业余和这个专业问题就有了我的个人理解。所谓的专业，可能有一种像宗教一般的虔诚，攀登高峰高原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很恭维的或者虚无缥缈的话题。像这种勇气这种执着是在书法作品当中，在你的一点一横当中是能够传递出来的。只要你是专业的，你的作品一定能传递、透露出来，隐隐约约感受得到的这种东西。
第二个问题，对书法技能的一种历史与认知，这个很重要。这种技能能不能与传统相呼吸。在你所有的书写手段当中，能不能与历史暗合。就像我们这个手的技能一样的，过去民国以前我们使用毛笔的。像我们玩手机，我老弄不好都是我儿子给我弄的。我小孩一动就会了，为什么呢？他们是长在电脑下成长起来的，那我们这代人在红旗下长大的。这个毛笔一样的，以前人都是拿毛笔，就是日常书写，他一出手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双手，包括我都是拿铅笔长大的，怎么样来改变这双手，也就是这个技能。你不与历史这个相呼吸，你怎么能够传达出一种沉重感来。还有一种就是在历史的技能节点当中的一种审美的感知。它有美的感知，它不是一种虔诚的欣赏。欣赏的话没有任何一种书学技能的人，你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你完全通过一种语言的表达给他转递感受的东西。当然在这个欣赏的过程中，他也需要一种情感因素在里面。你比方说叫莫言来描述，或者叫铁凝来描述，他描述得可以非常精彩，逻辑上面也很通顺，而且语言的表述非常优美，但是不一定符合书法本身的那种状态。因为他是非专业的，他感受不到这个东西。什么样的审美呢？我个人觉得审美也是具有历史的一种沉淀，叫书法。就书法专业而言，他就是书法的一种历史沉淀，再加上个人情感因素，那么欣赏部分和审美部分可能相互之间有一个通道，就是他的个人情感因素问题。并不是说好像你今天因为成绩划分，不是说你在院校当中你就是专业的，在业余当中就一定是非专业的。也许在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专业的人，若干年以后他也会走向非专业。像林散之先生早期可能是非专业的，但是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他走上了专业道路，最后面达到了这种艺术的最高点。是不是？其实我想说的什么意思？就是钟国友。我们这么多年交往下来，我觉得他到了今年一甲子，举办了这个展览。从他的作品当中，我感受到了这种华丽的转身。这个转身非常的漂亮。从一个业余的走上一个专业的这么一个转身，我觉得转得非常的漂亮。就好像他唱歌，这个转身非常地漂亮。也意味着以后的路可能会非常的艰难，你要登顶的话，那就是会有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后面的道路可能会越来越沉重。我说他的转身是非常漂亮的关键就在于他的篆刻上面。
让我先说书法，他这次展出的重点部分是他的草书。刚才赵主席说得非常好，就是要合情合理的问题。你光合情，你不合理也不行，你光合理你没有情感的流露也不行。早上我坐在你写的那个大草的边上，我就想到了这个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当中讲的“下笔必有楷则”。还有“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有多种解读。楷则，有的人可能理解成“楷法”，也有人称为是一种“法度”。你是毛笔下成长的，你一出手就要有楷则。我们为什么修炼，钢笔上长大的。你这个手不经过训练的话，那还了得？匆匆忙忙，不要去写草书。我看了你的作品以后，我总觉得太匆忙，匆忙到了许多的技法都完全视而不见，不顾了，完全是一种性情流露。那很真实，一种心情的流淌，非常真实，但是你要兼顾到这个度啊。草书自身有它的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发展脉络的，你能跟这个脉络去呼吸吗？你这一出手就能够体现出一种历史的厚度吗，是不是？光有这个心情，我觉得难以服众。所以说我说好话，我已经说了40年了，跟你是不是我也说不来了。但是我觉得刚才赵主席，徐老师都是非常真诚的，谈了这些问题。特别是赵主席，他说的度，是一种历史厚度，不仅仅说你这个点准确不准确的问题。所以我说你这个转身以后可能要去解决的问题会很多。这是我对他草书的个人感受。
那么他的篆刻呢？我刚才说了，我说他走上专业道路，最能体现的就是他的篆刻。他很早的时候就尝试草书入印。开始有段时间我不以为然，后来他再发的时候，我再一琢磨，要回答他一些问题啊。怎么来回答？后来在琢磨过程当中，哎呀猛然一惊。这个草书入印对我触动很大。后来我是鼓励居多，我觉得这个路子可以走，一直在鼓励他去走这一路。作为当下篆刻创作当中的一种新样式，这种探索是有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就技能角度来说，他较余任天的的隶书印，还有孙正和的楷书印要来得方便。我们不是说要与中国篆刻发展挂钩吗？不是要合于中国印章的审美吗？我觉得这种书体的突破，这种书体本身它就便于对接。因为大草书的这种线条，会比其它书体的线条比较能抽离抽象出来。它有点像小篆当中的这种线。因为为什么？小篆它单纯，这个线条没有什么提按顿挫啊、什么蚕头燕尾啊等等，来阻碍你对这个线条的这种诸多元素的流入。草书这种字法能够找到与“中国印章”这个实践相匹配，审美能够相对应。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意义。当然把草书作为篆刻创作当中的元素来加以添加的实践的，现在也大有人在。有人就在时不时会在一两个字上面添加这草书作为一个修饰，但是完全作为草书这样的实践，目前国内可能只有钟国友。
草书入印，在篆刻发展史是很少见的。钟国友抓住了草书入印这个接口，歪打正着。我估计他开始的时候也没意识到这一点。后来在慢慢琢磨当中，发现了这个元素还可以这样对接上去，这也是他在后面的探索过程当中才看到的 。这也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刚才徐正廉老师也讲了，我们需要创新，在新时代需要创新。今天各方面创新的条件完全具备，历史上没有这么好的创新契机了。文人篆刻，600年都在探索这个观念转型。包括技法的这个转型，大部分都是围绕字法而言的，对不对？“印宗秦汉”当然是也是主要围绕“摹印篆”字法。它是在给唐宋以后印章创作回归到印章本体上面提出了印宗秦汉的一种观念和创作手法。字法的突破，实际上是来自于摹印篆的字法的。如果在明清时期，如果说不写摹印篆，就被视为野狐禅。那文人篆刻兴起这600年，实际上就是观念在转型。最早是从本体这里出发，然后再进入到邓石如的“以书入印”，就是小篆字法。也是一个字法的突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印从画出》。清代以后，印从画出。我在里面提到邓石如。邓石如非常厉害，在文人篆刻发展史上最厉害的就是这个邓石如。为什么厉害呢？因为他给这个文人篆刻的这个“堤坝”，原来在本体上面，自身发展的。就像一个池塘，一个水库一样，他给这个水库直接决堤，后面就一片汪洋。因为字体改造，一片汪洋以后，它就纷沓而出。如果没有邓石如的印从书出，那后面的“印外求印”，就不可能，就让你重新要走一遍。邓石如的功绩就在于本体之外，他走出一个新天地，这个太厉害了。由于它，赵之谦才有了这个前提。赵的这个印外求印，真正的实践者是黄牧甫。赵之谦他提出了一个理论，但是他的时间还是围绕着创作理念，围绕本体而去的。但是黄牧甫的实践就不一样。他的创作，他完全给印章创作当成一个“LOGO”来对待的，他完全带着一种美术设计的一种观念来进行观照，进行尝试，进行实践的。而且他借助的大量的手段就是以文字的改良，文字的改革。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新时代需要有一种观念的更新，才能够针对我们当下的创作，才能够有一个标准。我们不能老是以前面这个印宗秦汉、印从书出、印外求印这几个标准来针对当下的创作。比方说我用那个东西来针对钟国友的这个创作，恐怕就不适合，当然有部分适合。但是你对他的这个创新精神的那种加持或者鼓励的话，那可能原有的标准就会失去准头，可能还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认识，一种新的观念的提出。所以说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就是针对当下创作当中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叫“印从画出”。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心里觉得创作观念变了。你像黄牧甫以后吴昌硕他们对印章的创作完全是带着一种设计感，是一种美的设计感。黄牧甫二十来岁在南昌。后来又在广州商埠十几年。在广州这个新思想都聚集的地方，他的观念不可能没有受到过冲击吧。他对文字的驾驭能力非常强，因为他二十几岁就在国子监，做过生员的。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当下要鼓励创新。然后呢，观念上面要更替。这样的话对创新的这一类东西的认可可能就提供了一个方便。在我来看，国友做得非常到位。当然可能你一百方印里面最多也就二十来方成功了，大部分是不成功的。因为上次我也到了东阳，徐老师挑过以后呢，我再次帮他去看过，我很多的印留下的跟徐老师基本相同。这个成功的实践，我觉得很合于当下的。这种审美必须而且很合于黄牧甫以后的创作路径。在这个方面以后探索的路可能还很长。怎么样在创作实践当中，在理论上面能够再给他做成一个综合的叙述、总结。我刚刚说你的专业转身后面的路还有很多，否则你如果说独树一帜的话，就一个单枪匹马，可能会消失掉，有这个可能的。我刚才说你很好的那二十多个印，无论是刀法、字法、章法都合于我们中国传统篆刻审美，完全能与历史是同呼吸、共命运。这个就是当下创作当中需要探索的一种新样式。古人不断地在字法上面探索，他成熟了的研究为什么不可以借鉴来呢？这个是我的一点看法。谢谢。
许飞飞：
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大家好。
钟国友的这次展览给我触动很大，能把草书写到这么雄强，整个调子做得这么统一，并且简帛书的一些字法进入到大草里面，并且做得很自然很统一。我觉得非常难。我们都知道草书是特别难的一种书体，它需要有好多功夫的支撑。在迅急的时间内，要表现合理的空间，要表现厚实的，有质量的线质，还要有统一的、整体的氛围的营造，并且还要有生发，有这种意外之气，所以我觉得草书是特别难。看到钟先生这个展览，能写那么大，重要的是得益于他对碑版、整个金石篆隶书的深入地体悟。同时从他的篆刻里面，毕竟篆刻他是玩刀子，那个刀刻的痕迹，在无形中也对他的草书的书写也有一个渗透，所以我觉得很有冲击力，很有个性。再一个我要说的是我对钟国友先生特别敬佩，因为他是经历过战火的。他有几方印，像“梦里战火”这方印，哎呀，我心里面特别有这种痛苦的感觉。经常看战争片，英雄们的铁骨铮铮的感觉，真的出生入死。从他这个书法的调子里面，整体上就是一种战士，一种勇猛，一种力量感，一种冲击力。我写草书，就写不出他的那种气势。徐老师说这个有点“生”“生猛”，这个跟他的个人经历，当兵打仗的经历是相关的。我觉得字如其人特别对。在钟先生这里，每一种书体内在都很统一，包括他的篆刻。草书入印，他整个的线质、线条的组织、空间关系，跟他这个草书创作特别合拍，这点特别难得。现在看好多篆刻家、书法家，就是好多东西打不开的，打不通的。你刻印是刻印，玩刀法，炫技，炫字法。但是最终你跟你的书法脱节了。还有就是书法里边擅长五体书的作者好多都是啊写个行书，那帖写得很漂亮，很美，但是草书呢又开始明清调的东西，它是没关系的，就脱节了。我觉得中间的原因就是没有打通一些最核心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一套艺术语言。钟先生这块儿特别难能可贵，行书，草书，篆书，包括今天看到楷书，碑的楷书，都非常统一。他的气息、调子，都是勇猛的、博大的、雄强的、宏阔的。即使小楷，里面也有刚猛的这种味道。能做得这么合拍，是非常难能可贵。还有我觉得钟先生是在用情，用他的激情，用灵魂在书写。因为他的经历，他那个篆刻的那个边款，那些文字，真的是太真实了，特别感人。现在书法写的都是千人一面，为了投稿入展，无非就是求取功名，忘了本体的东西。书法经常会遇到好多瓶颈，不知道怎么去突破，其实还是要往内去找自己本心。在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再让自己心灵再干净一些，可能很快就有另一种突破了。所以我非常感动。今天钟先生这个展览，第一眼进入展厅那种刺激，整个视觉冲击感，再看到他篆刻的小中见大，用刀入笔这种统一感，特别地震撼。
今天过来主要就是跟各位老师学习，见了好多非常仰慕的老师，非常幸运，谢谢大家。
戴家妙：
好，我们这个座谈会，外面来的嘉宾基本发言完毕。现在剩下都是国友在金华的好朋友了。大家就自由踊跃发言。
蒋天耕：
书法艺术是自由的美
——观钟国友书法展有感
看钟国友草书，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对书法下的一个定义。“书法是分割空白的艺术”。（见拙文《空白论》发表于1992年《书法研究》第2期）
什么叫书法。查百度，能有一百种解释和定义，但都不能把书法的本质定义出来，我的‘“书法是分割空白的艺术。”这十个字，当然也不能完整地给书法下定义，但从创作实操的层面，和在视觉表现的角度来定义书法还是简明有效的。国友兄用他三十多年的努力与实践，用他的草书对“书法是分割空白的艺术”这个定义，有意无意地作了诠释和演绎。他的草书入印，摆脱或者摒弃了篆书的结体与线条以及许多传统的审美元素，以分割空白的手段所完成的印面的构成，足以支撑印面形式美的审美需求。仅此即可体现出他的功力，他的才情，以及他对艺术美的把控。我今天重点所指是他的草书和他的草书印。
    在小小的印面内，应更加注重空白的分割。印章美不美，首先是看空白分割得好不好。欣赏篆刻印章，我们一眼就可识认其美与否，而不能一眼识读所刻的是什么篆字，被解读印章的事情，或者说我们再辨认篆印的文字之前，就已经感知了印章的美丑优劣，所以说分割空白是首要的审美元素，至于线条的质量与刀法的力量，都是为分割空白服务的。看草书作品也一样是在解读文字之前就己经感受了其作品的优劣。所以说书法是用线条分割空白的艺术，而不是写字的艺术。因此以草书入印或以篆书入印都是平等的，一样一样的。
以草书入印，是非常了不起的，需要勇气，需要才情，需要全面的修养，国友以草书入印，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如果稳住阵脚，发展壮大之后，篆刻就不能叫篆刻了，因叫篆刻不完整了。国友兄这始作俑者，把这“篆刻”这名词也动摇了，推翻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壮举。篆刻的篆字，己经严重地束缚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同理，书法的书字也在限制书法的发展。
看钟国友的草书，其他的书体严格地说就不能算书法了。就像舞蹈，你平常压压腿，做几个一字马，翻几个后空翻就只能算基本功，不能算做舞蹈。比如楷书，由于严格的间架结构和字形的规范，对分割空白的自由有了严格的限制，就不能算真正的书法，因为用电脑完全可以打出来，不需要怎么法，艺术含量也相对较低。对空间的分割更缺乏变化美与自由度。说到这里，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学术定义：
什么叫艺术？艺术是美的自由。或者说，艺术是自由的美。
这七个字，比刚才的十个字定义更大更广。因为这七个字适用于一切艺术。
    艺术二字，艺和美对应，艺首先是美的，怎样创造美？靠术，靠很多方法，有了方法和规范就会限制了自由。这很矛盾又必须完美统一。感官体验是美的、同时心灵生态是自由的东西才叫艺术。
    是故艺术是自由的美。艺术是美的自由，这定义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同道们，弄书法是很苦的。获得自由又获得美，一切痛苦就没有了。有学者说用书法生命来体悟，如果没有自由二字，那就过于痛苦，过于沉重了。
有人说，不自由，母宁死，这是指做人，而为艺，不自由，当即死。
    艺术是美的自由，对美，我在这里不多说，对自由二字，在这里蕴涵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艺木创作前的情态是自由的。第二，创作时的行为过程是自由的。第三传达给观众的审美人体验是自由的。这三层又必须建立在美的基础上。二者分离就不能谓之为艺术。
美本身是自由的，而人们去创造美是不自由的，当人们在创造美时获得自由，这便是艺术。       
    写字或书法必须是美和自由完美统一的，注重自由而缺乏了美，就变成了丑书，而过于注重规范的美，缺乏了自由，就成了楷书或印刷体。我说楷书不能称之为书法，只能叫文字，大家可能不同意，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楷书的艺术含量是最少的，因为他最缺乏自由。
钟国友的草书和草书印，对空白作了十分自由并且是完美地分割。看国友的草书，特别舒展，特别自由，也特别的美，再说一遍：特别舒展，特别自由，特别的美。
对国友书法，我更喜欢他的草书。他自已也把这次的展览叫做“逸情问草”。所以钟国友是一个了不起的草书艺术家。通过看这个展览，我们居然对艺术得出一个简明的定义：艺术是自由的美。这也是一个意外收获。
朱国强：
一踏进会场，有点后悔。这是学术研讨会，我不搞书法，也不会篆刻，讲不了话。其实我到这里来，是带着自豪感来的。我们东阳还出了钟国友这样的艺术家。我和国友都是东阳的画水长大的。东阳姓东名阳号画水。歌山画水就是他的家乡。画水非常美，绿水青山，钟灵毓秀。尽管我不懂，但是我从展览中发现了，不仅仅是小山小水，而是有黄河长江的那种大气魄，有那种波澜壮阔、一泻千里。他的书法篆刻，和他的歌唱，是情怀放在前。赵主席刚才讲得很对，对钟国友老师，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也希望我们东阳的骄傲、我们这个家乡的骄傲能够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能够为家乡带来更多的荣光。
吴文胜：
谈谈我今天对钟国友作品的看法。首先进了这个展厅以后，好像有进摇滚乐的场地一样，很震撼。当我静下来以后，是不是觉得会有点“闹”。这是我的第一感觉，如果用阴阳来说都偏向于阳性的，偏向于刚性的。这里面是不是需要一点点阴柔的柔性一些的东西啊？第二个感觉我在读作品的时候，感觉受了张瑞图得影响。我最近在学习明末的这个张瑞图，对张瑞图的草书有点感觉。张瑞图属于首重气势而不拘于点画之工拙。纵横挥洒，气势逼人，行笔迅疾、横扫，字形自行大小错落，墨色也是枯焦浓淡，有强烈的虚实变化和节奏感。这样的气氛，我觉得跟今天看到的作品是吻合的，印章也是吻合的。这个吻合在一个字上，就是他的堂号里面其实就有所反映了。他有一个堂号叫“阔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堂号的时候就很嫉妒，我说怎么可以取这么好一个堂号啊？这个堂号可以说是他整个人生格局的一个投射吧。不管是羡慕张瑞图的草书，还是国友兄的现场展览，它会归结为一个气的书写。他要表达心中那股郁勃之气的确不错。但我又同时我要说说他的这个反面就是说“善气不善形”。有一方印章，叫“笔下渐觉风雷声”，风雷是有的，雷电交加。但是我们都知道，雷电交加始终是小概率的，是不是都是以风和日丽、温暖和煦作为一个主要特点吧。所以我有一点点希望，我想能不能够这里面多一点点这种春风化雨，多一点点温暖。比如说他有方印章，我们昨天晚上看到的，叫“太太表扬”，没想到他这样豪气干云的一个大男子，同时也是一个暖男，温暖如春的一个暖男！我觉得如果你的作品里面，你的书写里面有一点点“太太表扬”那种柔性、那种温柔似水的，就是老子说的“上善若水”，水为至柔，这种水性，我是很期待的，也是很希望的。第三句话，刚好我昨天收到了一本《中国书法》杂志，其中有对张旭草书的一个评价。其中唐朝皎然有一句叫“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钟王”。律，纪律、法律、规则。狂，大家都知道草圣癫狂，癫张醉素。他说“风云阵发愁钟王”，发愁的不是律，是狂。国友兄狂的方面你自己四个字已经透露你的心声了：“我为书狂”，我为印狂，我为太太狂。但是这个“狂”，它的前提或者它有个前缀，就是“先贤草律”，就这个“律”字，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法则、模式、规矩。我们向传统学什么啊？要敬畏，就是敬畏古人，敬畏先贤。其实就是敬畏“律”，敬畏法。我们说底线不能抛，书法的一些最根本的规律，最原始的那根，维持着我们书法上千年传统的那根线，那个古意不能抛。好，我就讲到这里。
张玉海：
下午一直在洗耳恭听。我跟国有兄是好朋友。而且对书法的姿态又非常相像，我们并不是以书法谋生的。因此我们对书法的看法，就像古代的那些文人。之前国友兄也跟我聊过，为什么做这个展览，做这个展览的目的是什么。前面的专家老师说的都非常对，我也是非常受教。这个展览的目的并不是他想参加国展，也并不是来炫技。不管是技法也好，书法理论也好，国友兄已经干了四十多年，他没有不清楚的了。他办这个展览，其实更重要的是表达自我。他并不想用这个现在书坛上那一套来约束他的书法创作。有句话叫“背离书坛，心系书法”，仅此而已。十几年前我接受一个采访时就说过。如果我现在给一个老板写字，那个老板说，诶，你给我写得豪气一点啊。可是我写字就是很秀气的，但是呢，我要想收他的钱，我必须“豪气”一点，那就得改变我的书风。再比如参加某一个展览，现在流行什么，流行的色彩，流行的状态，什么形式，我就跟风去做那些事儿。那么到底什么是你自己呢？我觉得可以抛开这一切，我做的就是我自己。我非常尊敬和崇拜国友兄，今天此举给我们学书法或者写书法的人开了个好头。20世纪十大书法家，我们有一个杂志社评选过，其中有谢无量，弘一法师，还有毛泽东等等。像这些，都不是专业书法家。如果说他们写字更有特色的话，我认为啊有那么一个阶段，相当长的阶段跟书法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60岁以后的这些书法家现在参加国展有点难度了，为什么？是因为现在的这个面目一样化，使他们无法展现个性。也或者说我六十多岁的人我都不靠这个东西了，或者说我已经功成名就，我干嘛要应付于他们？现在的评委都比我年轻，我要听他说什么？也正因为这种逻辑，我写出我自己的个性，但是也不一定受待见。当然你说官场体系或者书写机构，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可能需要兰亭奖，获多少奖，或者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有没有一件事情比兰亭奖更重要呢？我认为我们写出自我比获奖更重要。赵主席说得对，每个人都有个性。就是后来没有个性，是这样吧？谢谢。
陈金彪：
书法是个体的创作，其实也是大家一起的创作。我在参与国友兄这次书法实践过程中，就觉得整个展览是一个包括他在内的一种集体的行为艺术。比方他写大字，有人给他端墨。他写的对联，写他父母的品质之类，我们大家一起斟酌。还有，这次的布展，也是一个群体的书法创作活动，才成就了这么一个“艺术品”。就我个人来说，自己搞不了这样的展览，但是钟国友能够搞这么大，我尽我所能来帮他做点事情，我似乎也在参与这个展览。由此我想到王羲之时代，他的《兰亭序》，也是有42个人，在写诗喝酒的过程之中或者之后，才能够创作出这样伟大的作品。兰亭雅集时第一个写诗的人叫孙统，他是我们东阳有史记载的第一位县令。他写了两首诗，我也曾拿它来写字，拿它来刻印。如果没有这42个人在场，我估计王羲之即使有很大的天才，说不定也就写不出这么精彩的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意思。
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的书法篆刻应该放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来思考，还是放在世界大美术的概念来思考？我是浙师大读中文的。我觉得应把它放到整个传统文化里面去，才能够把书画、篆刻的最本源的东西得以表达。宋陆九渊有句话，叫“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把经典还原成它的本义，然后用经典来解注我的本心。这样我们的传承、创新才能够完成。具体一点，就钟国友的草书印，“篆刻”这个词都不对，或者不准确。所以我在为他篆刻集写的那篇文章是《我所认识的钟国友草书印》，而不是篆刻。如果我说“钟国友篆刻”，我觉得就不准确，因为他不是用篆书刻的印，所以不是狭义的“篆刻”。钟国友非常了不起，他的印出现以后甚至都会影响“篆刻学”这个名称，以后是不是应该叫篆刻学，还是叫那个“印学”？但“印学”又好像是偏重理论的，所以我没想好。（徐正廉：有个“大印学”的概念）。陈振濂老师的“大印学”又把世界上的一些图形的东西拉了进来，我也不好理解。等我以后理解清楚了，我再向大家汇报。
徐正廉：
你刚才讲的书法篆刻，归在传统文化里面，还是归在大美术的背景下面。我觉得这两个方面不是截然分开的。不是说除了传统就必然大美术，除了大美术就必然传统。两者相互影响，而且篆刻也要发展，要发展就必然会吸收外来的东西。其实这几年的出土资料也发现我们当时的青铜等等也受外来文化影响，也不是也固守在某个方面。把它割裂开来看是不对的。书法篆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里面，但是它可以吸收大美术，不能割裂开来。
张跃军：
我是东阳的一个书法爱好者。作为后辈要非常感谢钟老师对东阳书法的引领。钟老师的书法是有生命力的书法，他是近取诸心，远取诸物。书法艺术，写者为之动情，观者为之动心，这往往需要通过艺术语言来表达的，把人带入这样一个场境，艺术语言的不同可以给观者带来不同的心境，而书法艺术语言的构成在于笔法、结字、章法、毛笔、用墨、纸张、场景等等，而艺术工作者的艺术语言产生、发展、成熟就需要通过努力地学习、临摹、写生等来实现，从而达成一定的艺术品格 ，我们看卢甫圣先生的古隶通过其不断努力，从八十年代的汉碑入，而后在春秋战国秦汉的篆书、古隶、章草、乃至魏晋南北朝楷、行、草的中艺术语言的吸取，也是由不成熟到如今可以圆融通达的自由表达，形成了至高的艺术品格，可见其心志和付出的艰辛！钟老师的书法，印章也是这样。我作如是观。              
王琼瑶：
钟国友主席搞个展览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他创造了一个新模式，展览还要唱歌。
我主要是看了一下他的印章，从“六十有痕”等印章可以看出来，钟国友有事业有家庭。他曾是一个军人，有军人阳刚之气，又有“铁汉柔情”。他的篆刻非常特别，体现在他印章的边款内容当中。他就是他，他就写他自己的情感。气质很雄强，雄秀独出。他的书法跟他的印风是完全地统一。特别吸引我的是“庐山烟雨浙江潮”、“江声夜听潮”。草书入印，他已经登上了高度。钟国友退休刚一年，非常自由了，希望在他以后自由的生活当中书写出更加自由、更加奔放、具有柔情的书法作品。
童正权：
前面的是名家大腕的赞美和批评完全是发自内心。六十岁办大展，第一次个人书法展对他本人来说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展览不说全国一流吧，至少在金华是前所未有的。钟国友两个特点，一个善良，第二个有才华。我想这个展览对你来说可以激动一段时间，还是真诚着期待着能够你出更好的作品。
应旦红：
前面的各位老师已经讲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我还想引用我曾经写给钟国友的一段话作为我的感想：
    巴西森林里的一只蝴蝶煽动起翅膀，可能就会引发美洲德克萨斯的龙卷风。国友兄的这次个展精彩纷呈，特别是他特有的草书印，可能会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带动一大批的效仿跟风者。我姑且名其曰“钟国友现象”。如果能由此现象启发篆刻界、书法界乃至艺术界的“跨界”创新热情，那么钟国友的这次展览就达到始料不及的效果了！
戴家妙：
时间已经不早了。今天听下来以后，我脑海中出现了几个想法。第一个，我觉得东阳的文化、书法有个很大特点是有批判性，有思考，这跟我们浙江省其他地方还不太一样。你们的群体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做了一些思考。第二个，钟国友，在草书上，在草书入印上可以在梳理一下，做一个理论上的思考。草书、草书入印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血液了。再去做一些理论的梳理。一个创作现象背后没有一些梳理，可能会昙花一现。通过大家的探索最后建立一个高度，影响才会波及海内外，我很期待。十年五年，我们再来学习，有这个机会我一定还会来。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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